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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[一] 

    这个夏天像有势必融化掉什么的决心，整个马路在视线里蒸腾扭曲，而忘在饭桌上的蛋

糕缓缓塌下一条粘稠的奶油线。隔壁人家的窗开着，风扇映在夕阳里，孜孜不倦地搅拌着深

黄浅黄。知了的叫声在空气中画出棋格，喧嚣已经扩展了大部分版面。 

    电视里说明天依然是高温的晴天。 

[二] 

    走出教学楼的人群花了好久的功夫依然没有散开，它与守在校门外的家长汇聚到一起，

马路被堵塞得严严实实，司机们频频按着喇叭。 

    爸爸和妈妈一起迎上来，妈妈也许终究按捺不住问了声"感觉怎样"，相反爸爸打断她说

"不要问啦，考都考完了"，三个人站在马路边，拦了好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。从拥堵的马路

上突围用了不少时间。转头看着窗外，太多的面孔里信息膨胀，不能马上提炼出中心要点。 

    宛如蜂拥的呈噪音状的声响。广播指针在沙沙的无数频率中茫然寻找。"那接下来去哪

里吃饭？""说好考完就给我换台电脑的吧？""今年的题目没有去年的难啊。""结束啦！""我

明天就去旅游了！""回去就把书都烧光。" 

    "总算……""解放……""十几年……""终于……" 

    "拜啦。""恩，再见。""回家打电话给我。""byebye。" 

    出租车离考场后，转两个弯，路过就读了三年的高中学校。已经进入假期，好象珊瑚礁

那样寂静矗立的建筑，虽然平日里步行从这头走到那头得花上好几分钟，然而在出租车上，

转眼便已经要回头才能看见了。 

    被角度越切越小的红色的砖面楼房。在视线里，真正如同逐渐闭合的门那样关上。 

    于是我开始想象，倘若世界存在着另一个次元，存在着神仙，存在着如同烟雾那样清晰

可见的音乐，它们就已经从摩擦着地表的汽车轮胎上，逐渐地，提升温度，从最初隐隐的细

微，到随后鲜明的气味。在几年前的七月八日这一天，高考还没有提前到六月的时候，宣告

一切都已结束的正午，阳光灼热烘烤，树木投影的外围散发焦味，世界是从绳索上断裂坠落

的细小玻璃瓶，迎向不知是软质还是硬土的大地。 



    七月七日。七月八日。最后一天七月九。 

    [三] 

    先是对岸，然后过街，接着近邻，直到过去不知多少年后，它终于从遥远的传闻和认识

中敲到了自己的家门。成为学生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晓的名叫"高考"的词语，在漫漫十多年

中终于出现在"下一站"的标志牌上，而整个车厢里，都是看似轻松实则心虚的说笑声。 

    内心的问题并不是出现了犹如塌陷后的空洞，也不是出现了黑灰色的山岩。而是既有空

洞，又有山岩，但却不能把它们填合到一起，它们同时存在而又各自为营。每天晚上延长45

分钟的自修，或者每个周末都要召开的高考动员大会——学校会议礼堂紫红色的天顶上点缀

着好看的灯光，眯起眼睛的时候甚至能联想一些浪漫美好的东西，虽然校长握着话筒所说的

内容和浪漫美好没有半点关系。 

    它宛如一个不断变化大小的虚蛹，等意识到时已经有什么从里面无可挽回地飞走。班主

任宣布说高三生提前一个月放假，为了让考生在家复习，迎接20多天后的考试。 

    [四] 

    那是每个人都会提，都会问的事情。亲戚来吃饭时，三句里有两句关心着"你把握大不

大呀"，妈妈的旧时好友难得拨来电话，"你女儿报的什么志愿"也成了她关心的话题。电视

新闻从一周前就开始天天讲述高考相关。从禁止建筑工地夜晚施工以保证考生休息，到今年

的题型将以检测学生综合能力为主——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那尽是冠冕堂皇的屁话。 

    或许因此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所不明白的是，究竟是这件事太过重大，还是自己太过渺

小，为什么找不到能将它适当对接在自己路径上的方式。连放下书本站在窗前发一会呆的功

夫，也不会被妈妈说"干嘛浪费时间"，相反得到"休息一下放松放松也好"这样的肯定。 

    连妈妈们都小心翼翼起来的事情。饭桌上多了每两天就烧一条的鲈鱼。掌勺的爸爸说，

要把这个菜单一直维持到考试结束。而金施尔康和鱼肝油，已经吃了有半年之久。 

    究竟是这件事太过重大，还是我太过渺小，渺小到完全无法适应它的重大。 

[五] 



    我在语文考试的最后二十分钟走了很长的神。被安排到陌生学校的考场，每个经过改动

的教室里，课桌椅只剩下也许原来的2/3那么多，书桌的一角贴着准考证号码，监考老师会

在你填写完姓名后帮忙逐一核对。 

    没有在前天夜里失眠。虽然做了与高考有关的梦。但我所记得的梦中的作文题，和现实

印在试卷上的终究不同啊。所以说有些真的不过是虚无的寄托，别当真啊，也没有人会当真

吧。 

    从提前放假，离校，到再次聚集到考场，分在同一个教室里的，不巧一个认识的面孔也

没有，而即便有认识的，互相也没有聊天，拿了自带的矿泉水一口一口喝而已。 

    惟独在考试结束时，看见自己喜欢的男生，从楼梯上走下去的背影而已。 

    而后便是七月九日高考完结，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给予的告别篇。 

[六] 

    几天里结束的生命。 

    夏季中名叫蜉蝣的昆虫。微绿和浅黄的身躯和翅膀。在太阳落山前最后看见怎样的世

界。 

[七] 

    应该有想过更加狗血更加白烂但也的确更加热泪盈眶的终结。带着悲戚而缅怀的表情走

过自己在高中时曾经的足迹，关系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彼此拥抱，然后在爱与友情的升华中得

到圆满的句点。但事实上，出租车把身后的景色不断缩小成更微弱的固点，这个时候依然能

看到被阳光贯穿的街道有怎样的热度。 

    方才由各种声音凝聚的喧哗已经彻底远去，世界是个白茫茫的空壳，在我想象的某个次

元，被一根抛物线投向了远方。然后是跟在它之后被扯走的长线，好象将一幅巨大的织画抽

丝还原那样，我的过去的所有的，十几年的，明白的不明白的，衰弱的幼稚的，茫然的迫切

的，真实的独一无二的，可笑的漆白的，越过边界的，迷路的休息的…… 

[八] 

    在短短几天里压缩，完结。 

    世界是瞳孔中筛网状的柠檬黄。


